
A 29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3年5月7日(星期二)文匯副刊

公
司
樓
下
常
有
慈
善
團
體
募
捐
，
要
人
簽
信

用
卡
定
期
月
捐
，
每
月
百
多
元
，
好
處
是
善
長

會
覺
得
百
多
塊
只
是
小
數
目
，
不
久
便
忘
了
，

除
非
真
是
山
窮
水
盡
，
否
則
很
少
會
取
消
的
。

所
以
近
年
在
人
流
多
的
商
業
區
，
都
有
熱
心
勸

捐
的
年
輕
人
，
好
不
熱
鬧
。

幾
天
前
樓
下
擺
檔
的
是
培
幼
會
，
我
拿
了
單
張
回

去
看
，
對
助
養
異
國
兒
童
很
有
興
趣
。
可
惜
近
來
身

體
出
了
狀
況
，
遲
遲
未
有
行
動
。
不
過
對
助
養
這

事
，
我
倒
是
開
始
得
很
早
，
讀
中
學
時
，
我
們
幾
個

同
學
已
經
合
夥
助
養
保
良
局
兒
童
了
。
其
時
中
四
，

我
們
在
學
校
參
加
了
女
童
軍
，
編
為
北
九
龍
第
二
十

三
旅
，
旅
中
又
分
幾
小
隊
，
每
隊
以
花
識
別
。
我
的

小
隊
叫forget-m

e-not

，
毋
忘
我
也
。
六
個
隊
員
制
服

上
的
小
圓
章
，
就
繡
了
紫
色
的
毋
忘
我
。

我
們
的
野
外
技
能
不
算
出
色
，
但
對
參
加
比
賽
卻

很
有
心
得
，
常
為
學
校
拿
獎
盃
，
毋
忘
我
的
團
隊
精

神
也
很
熾
烈
。
有
次
我
們
說
，
除
了
讀
書
和
當
童
軍
，
還
有
甚

麼
好
玩
的
，
突
然
有
人
提
議
不
如
做
點
幫
人
的
事
吧
，
商
量
之

下
就
說
不
如
去
保
良
局
試
試
，
一
起
助
養
個
小
孩
？

於
是
我
們
抱

冒
險
精
神
，
打
電
話
給
保
良
局
的
助
養
部
，

糊
裡
糊
塗
給
我
們
約
了
一
位
好
像
姓
鄧
的
姑
娘
。
六
個
女
生
於

是
坐
小
輪
過
海
去
到
銅
鑼
灣
保
良
局
，
在
古
色
古
香
的
辦
公

室
，
鄧
姑
娘
給
我
們
解
釋
甚
麼
是
助
養
，
每
月
費
用
多
少
等
，

然
後
就
帶
我
們
去
見
一
些
可
以
挑
選
助
養
的
女
孩
。
她
們
都
是

五
六
歲
的
，
我
們
很
快
挑
了
一
個
十
分
熱
情
主
動
、
叫
阿
包
的

女
孩
。
此
後
，
每
月
有
兩
三
次
，
我
們
都
會
去
保
良
局
接
阿
包

出
去
玩
，
主
要
是
吃
東
西
，
上
公
園
，
還
有
一
次
帶
她
﹁
遠
征
﹂

去
啟
德
機
場
玩
。
鄧
姑
娘
應
是
個
非
常
有
經
驗
的
社
工
，
可
能

像
我
們
這
樣
的
中
學
生
助
養
者
很
少
，
每
次
見
到
我
們
都
很
開

心
。
那
時
助
養
也
不
貴
，
印
象
是
每
月
六
十
元
，
我
們
六
個
就

每
人
十
元
，
負
擔
得
起
。

這
樣
過
了
兩
年
。
中
五
之
後
，
毋
忘
我
隊
員
各
有
出
路
，
以

後
就
再
沒
見
過
阿
包
。
我
們
六
人
有
一
張
坐
在
保
良
局
正
門
石

階
上
跟
阿
包
合
拍
的
黑
白
照
，
十
分
珍
貴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助養阿包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上
個
世
界
八
十
年
代
，
台
灣
突
然
冒
出
了
一
位
作

家
：
木
心
。
這
位
木
心
是
誰
？

二
○
○
六
年
，
木
心
的
作
品
首
度
在
大
陸
出
版
，
很

多
讀
者
都
問
：
這
位
木
心
是
誰
？

梁
文
道
說
：
﹁
剛
剛
在
大
陸
出
版
作
品
的
時
候
，
大

家
以
為
他
是
台
灣
作
家
，
或
是
不
知
從
哪
兒
來
的
海
外
作

家
；
更
早
在
台
灣
發
表
作
品
的
時
候
，
那
邊
的
圈
子
也
在
探

聽
是
不
是
一
個
民
國
老
作
家
重
新
出
土
；
他
竟
然
﹃
局
外
﹄

到
了
一
個
沒
有
人
能
從
他
的
作
品
中
讀
出
來
處
的
地
步
，

﹃
局
外
﹄
到
讓
人
時
空
錯
亂
的
地
位
。
﹂

當
年
，
我
買
了
一
本
台
灣
圓
神
出
版
社
的
木
心
作
品
，
書

名
忘
記
了
，
書
也
不
知
散
落
何
處
。
印
象
是
，
這
位
木
心
，

真
的
﹁
局
外
﹂
得
可
以
，
與
台
灣
當
時
的
主
流
作
品
迥
然
不

同
，
在
獨
自
吐

芬
芳
。
可
惜
，
我
被
那
時
另
一
個
在
台
灣

冒
起
的
﹁
風
雲
作
家
﹂
吸
引
住
了
，
那
就
是
龍
應
台
。
她
在
圓
神
出
版

的
︽
野
火
集
︾，
燒
盡
了
台
灣
社
會
不
少
不
平
事
；
她
的
︽
龍
應
台
評
小

說
︾，
無
視
台
灣
一
眾
知
名
作
家
，
撒
出
一
塊
又
一
塊
的
冥
鏹
；
多
麼
無

情
，
也
多
麼
的
不
﹁
溫
柔
敦
厚
﹂。
龍
應
台
風
暴
確
將
木
心
比
了
下
去
。

木
心
的
作
品
在
大
陸
由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陸
續
推
出
後
，
名
字

才
漸
廣
為
人
知
，
也
揭
開
了
木
心
之
謎
。
原
來
木
心
不
是
台
灣
作
家
，

也
不
是
大
陸
作
家
，
而
是
居
於
美
國
的
一
位
中
國
人
，
一
位
受
盡
文
革

摧
殘
的
中
國
人
。

他
是
浙
江
烏
鎮
人
，
一
九
二
七
年
出
生
，
畢
業
於
上
海
工
藝
美
術
研

究
所
，
曾
參
與
人
民
大
會
堂
及
歷
屆
廣
交
會
的
設
計
工
作
。
繪
畫
，
寫

詩
、
小
說
、
散
文
、
劇
作
、
文
論
。
文
革
時
繫
獄
。
一
九
八
二
年
遠
走

紐
約
，
始
重
續
文
學
生
涯
。
二
○
○
五
年
，
受
烏
鎮
人
的
邀
請
，
返
鄉

度
晚
年
。
二
○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逝
世
。

木
心
的
作
品
，
我
讀
得
不
多
。
近
月
購
買
了
他
一
部
︽1989-1994

文

學
回
憶
錄
︾︵
桂
林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三
年
一
月
︶，

書
分
厚
厚
的
上
下
兩
冊
，
是
木
心
在
這
幾
年
間
，
在
紐
約
為
一
群
中
國

藝
術
家
講
述
世
界
文
學
史
的
講
義
。
這
份
講
義
，
木
心
一
直
婉
拒
出

版
，
理
由
是
不
是
他
的
創
作
，
遂
由
陳
丹
青
據
他
的
聽
課
筆
記
整
理
而

成
。
不
錯
，
整
份
講
義
的
體
例
和
資
料
，
木
心
所
據
的
是
鄭
振
鐸
編
著

的
︽
文
學
大
綱
︾，
而
二
十
世
紀
初
葉
到
七
十
年
代
的
講
述
，
則
另
有
參

考
。
這
的
確
不
是
木
心
的
創
作
，
這
和
一
些
課
堂
上
的
教
授
講
師
，
所

據
的
往
往
是
他
人
的
課
本
一
樣
。
不
過
，
木
心
在
授
課
時
，
往
往
夾
雜

了
不
少
他
的
意
見
和
自
己
的
作
品
。
或
曰
：
﹁
你
有
甚
麼
資
格
在
講
文

學
史
的
時
候
夾
進
自
己
的
詩
？
﹂
木
心
答
：
﹁
請
容
許
我
做
天
才
的
學

生
和
朋
友
。
如
果
杜
甫
還
在
，
我
會
把
我
的
詩
寄
給
他
。
﹂

講
述
文
學
史
，
與
古
代
的
作
家
、
天
才
交
心
、
交
作
品
觀
摩
，
有
何

不
可
？
他
說
：
﹁
古
典
、
古
代
、
古
人
與
我
們
相
隔
遠
了
，
火
腿
雖

好
，
有
的
難
免
有
哈
喇
味
。
罐
頭
食
品
因
是
老
牌
名
牌
，
但
我
把
自
己

當
生
菜
沙
拉
送
給
大
家
開
胃
解
膩
，
用
心
不
可
謂
不
好
，
老
吃
客
很
喜

歡
生
菜
的
。
﹂

這
就
是
講
義
之
外
的
講
義
。
木
心
這
部
︽
文
學
回
憶
錄
︾，
淺
顯
通

暢
，
沒
有
學
院
味
，
也
沒
有
甚
麼
學
術
名
詞
，
值
得
一
讀
。
宛
如
吃
生

菜
。

木 心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在
廈
門
匆
匆
逗
留
一
天
，
只
乘
渡

輪
去
一
趟
鼓
浪
嶼
，
再
在
中
山
步
行

街
漫
遊
購
物
，
就
結
束
了
廈
門
的
一

天
遊
。
原
再
轉
去
泉
州
，
但
因
老
伴

有
病
，
匆
匆
趕
回
。
此
次
廈
門
、
泉

州
遊
，
來
去
匆
匆
，
因
航
機
延
誤
，
坐
在

機
場
候
機
室
的
時
間
多
過
遊
覽
。

鼓
浪
嶼
完
全
變
了
樣
，
二
十
多
年
前
來

遊
，
鼓
浪
嶼
還
保
留

昔
日
的
異
國
風

情
。
二
十
世
紀
初
帝
國
主
義
入
侵
中
國
，

孫
中
山
先
生
慨
嘆
中
國
已
成
﹁
次
殖
民

地
﹂。
就
是
說
一
般
殖
民
地
只
歸
一
個
入
侵

帝
國
管
治
，
而
中
國
卻
受
多
個
帝
國
主
義

欺
凌
和
佔
領
。
許
多
地
方
都
有
所
謂
租

界
，
天
津
、
上
海
、
武
漢
、
廣
州
等
都

有
。
廈
門
這
個
鼓
浪
嶼
，
便
是
多
個
帝
國

主
義
領
事
館
所
在
地
，
實
際
上
也
就
是
一
個
租
界
，
為

各
帝
國
主
義
所
共
佔
。
那
裡
因
而
有
各
種
異
國
風
情
的

建
築
。
解
放
以
後
主
權
收
回
，
但
也
保
存
不
少
歐
陸
風

采
。
上
次
來
訪
，
地
方
清
潔
而
寧
靜
，
樓
房
內
常
傳
出

鋼
琴
聲
音
，
頗
有
特
別
感
受
。

這
一
次
前
往
，
則
全
島
充
滿
商
業
氣
息
，
而
且
是
小

商
小
販
林
立
，
叫
賣
聲
與
食
物
味
混
在
一
起
，
完
全
把

一
些
異
國
情
調
消
磨
殆
盡
，
再
也
找
不
到
過
去
那
種
情

調
了
。
當
然
，
過
去
那
種
殖
民
地
風
情
也
不
值
得
留

戀
，
但
總
是
一
個
歷
史
記
憶
。
而
且
寧
靜
、
琴
聲
、
清

潔
、
悠
閒
，
不
僅
是
外
國
情
調
，
也
是
國
人
應
該
力
爭

的
一
種
文
明
生
活
方
式
。
何
必
把
這
一
片
淨
土
將
之
庸

俗
化
、
商
業
化
？

而
且
乘
電
瓶
車
繞
島
一
周
，
竟
要
五
百
大
元
，
只
乘

十
人
以
下
，
也
是
太
貴
了
。

倒
是
中
山
路
步
行
街
，
旅
遊
食
品
琳
琅
滿
目
，
真
像

走
進
了
台
北
商
業
街
道
。
台
灣
人
特
別
會
包
裝
旅
遊
食

品
，
以
吸
引
遊
客
購
買
，
這
一
點
廈
門
學
得
十
足
，
可

喜
可
賀
。

在
廈
門
三
頓
飯
，
都
由
友
人
招
待
，
菜
式
極
豐
。
但

我
更
欣
賞
由
校
友
施
麗
雅
在
丹
昇
鐵
板
燒
招
待
的
一
頓

韓
式
午
餐
，
並
結
識
了
一
位
年
方
廿
六
歲
的
女
主
廚
白

東
麗
。
她
的
手
法
嫻
熟
，
談
吐
優
雅
，
燒
得
幾
樣
好

菜
。
因
為
太
好
了
，
也
許
太
餓
了
，
除
了
菜
式
外
，
還

連
吃
了
三
片
蒜
蓉
麵
包
，
最
後
還
和
這
位
女
主
廚
合
照

留
念
。

廈門一日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
瀨
戶
內
海
國
際
藝
術
祭
﹂
善
用
了
離
島
特
色
與
原
風

景
，
找
出
專
屬
於
各
個
島
嶼
的
主
題
，
開
始
廢
棄
島
嶼
重
生

的
藝
術
計
劃
。

直
島
延
續
原
本
就
具
有
高
知
名
度
的
藝
術
計
劃
；
女
木
島

選
擇
以
﹁
風
﹂
為
主
題
；
男
木
島
利
用
高
低
起
伏
的
地
形
放

置
藝
術
作
品
；
犬
島
以
產
業
遺
產
再
生
為
主
題
，
大
島
則
透
過
藝

術
計
劃
為
島
上
的
漢
生
病
患
送
暖
。

豊
島
則
善
用
當
地
食
材
與
天
然
地
形
。
瀨
戶
內
海
風
景
氣
候
宜

人
，
其
中
豊
島
更
得
天
獨
厚
，
擁
有
豐
饒
的
農
漁
物
產
，
主
辦
單

位
特
別
選
定
以
﹁
農
與
食
﹂
為
主
題
，
重
新
振
興
被
污
名
化
以
後

的
豊
島
。
藝
術
家
安
部
良
打
造
的
島
廚
房
︵Shim

a
K
itchen

︶，
改

建
自
聚
落
中
的
一
棟
老
舊
房
舍
，
室
外
開
放
式
用
餐
區
環
繞

社

區
小
舞
台
，
不
定
期
舉
辦
演
出
。
島
廚
房
聘
請
了
飯
店
主
廚
與
食

材
專
家
與
社
區
媽
媽
交
流
，
利
用
豊
島
海
陸
特
有
的
在
地
食
材
，

做
出
家
庭
料
理
，
如
今
成
為
凝
聚
了
藝
術
、
音
樂
、
舞
蹈
表
演
與

飲
食
的
社
區
空
間
。

豊
島
上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藝
術
計
劃
﹁
豊
島
美
術
館
﹂，
由
建
築
師

西
澤
立
衛
與
藝
術
家
內
藤
禮
作
設
計
，
無
柱
的
水
滴
狀
薄
殼
館
體

坐
落
在
梯
田
間
，
含
蓄
內
斂
地
隱
沒
在
豊
島
的
唐
櫃
山
腰
，
以
水

作
為
主
題
的
美
術
館
本
身
就
是
藝
術

品
，
從
美
術
館
可
眺
望
不
同
角
度
的

瀨
戶
內
海
，
融
合
了
自
然
風
景
，
卻

低
調
不
破
壞
景
觀
，
讓
大
自
然
的
陽

光
、
海
風
與
水
，
都
成
為
藝
術
品
的

一
部
分
。

豊
島
美
術
館
於
二
○
一
○
年
落
成

時
，
西
澤
立
衛
已
是
國
際
建
築
界
最

高
榮
譽
普
立
茲
獎
的
得
主
，
加
上
在

瀨
戶
內
地
區
也
留
下
作
品
的
丹
下
健

三
、
安
藤
忠
雄
與
妹
島
和
世
，
瀨
戶

內
海
地
區
不
僅
是
藝
術
的
群
島
，
更

是
讓
﹁
建
築
﹂
同
時
也
是
﹁
藝
術
﹂

的
作
品
，
在
山
海
之
間
自
然
地
存

在
，
成
為
日
本
建
築
大
師
作
品
的
朝

聖
地
。

建築與藝術並存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孩
子
是
我
們
的
未
來
。
優
生
學

的
今
天
，
香
港
雖
未
有
計
劃
生
育

的
限
制
，
然
而
，
當
下
風
氣
是
遲

婚
之
外
，
不
願
生
小
孩
又
或
者
只

生
一
個
，
最
多
是
兩
個
。
在
家
長

眼
中
，
全
都
是
寶
貝
。
竭
盡
所
能
培
育

孩
子
們
健
康
快
樂
成
長
。
可
就
是
時
下

教
育
制
度
出
了
毛
病
，
填
鴨
式
的
教

學
，
每
天
要
做
家
課
以
及
要
備
的
教
科

書
可
多

哩
。
就
以
小
學
生
來
說
，
每

天
要
揹
的
書
包
可
重
得
很
，
小
小
孩
兒

揹

書
包
連
腰
也
歪
了
，
家
長
無
不
心

痛
。日

前
，
香
港
文
化
教
育
交
流
協
進
會

舉
行
文
化
教
育
論
壇
，
該
會
副
主
席
、

中
天
動
力
創
辦
人
、
年
輕
優
秀IT

人
江

慶
恩
在
會
上
指
出
，
多
國
如
美
、
日
、

韓
不
少
學
校
已
經
全
面
性
將iP

ad

引
入

電
子
教
學
，
使
平
板
電
腦
作
為
電
子
書

︵e-B
ook

︶，
可
即
時
自
動
更
新
教
學
內
容
，
提
升
教

學
效
能
。
江
慶
恩
在
論
壇
上
談
到
，
當
下
教
育
局

政
策
，
致
力
提
倡
﹁
一
人
一
電
腦
﹂，
如
果
融
合

T
ablet

，
將
教
科
書
電
子
化
，
教
育
界
可
有
得
益
？

與
時
俱
進
的
電
子
科
技
，
造
福
社
會
，
尤
其
造

福
下
一
代
，
如
當
局
在
人
力
、
財
力
資
源
能
加
大

投
入
，
配
合
電
子
化
的
發
展
，
肯
定
是
好
事
。
教

育
界
啦
、
家
長
啦
和
孩
子
們
一
定
受
益
大
讚
好
。

香
港
文
教
協
會
另
一
副
主
席
林
宜
龍
在
論
壇
上
指

出
，
香
港
具
備
成
為
國
際
創
新
中
心
的
條
件
和
優

勢
。
林
宜
龍
是
年
輕
的
高
端
科
技
跨
國
企
業
家
，

由
他
白
手
創
辦
的
格
蘭
達
科
技
集
團
，
正
是
為
科

學
創
新
和
技
術
創
新
的
目
的
創
造
新
產
品
，
而
企

業
是
主
要
載
體
。
關
鍵
是
，
他
期
待
特
區
政
府
應

加
強
對
科
技
創
新
的
規
劃
和
指
導
，
要
把
香
港
定

位
成
為
國
際
創
新
中
心
。
香
港
文
教
協
會
成
立
雖

半
載
，
卻
人
才
濟
濟
、
精
英
雲
集
，
還
有
一
副
主

席
李
淑
嫻
也
在
論
壇
上
談
到
如
何
推
展
本
土
文
化

的
教
研
工
作
，
透
過
建
立
教
育
界
的
教
研
平
台
，

熱
心
精
英
相
互
交
流
、
掌
握
優
勢
，
持
續
進
行
多

元
化
教
研
工
作
，
提
升
本
土
文
化
，
成
為
香
港
文

化
邁
向
前
的
中
樞
原
動
力
。
正
所
謂
三
歲
定
八

十
，
該
會
同
人
熱
切
期
待
香
港
十
五
年
義
務
教
育

早
日
推
行
，
提
升
教
師
質
素
、
教
學
質
素
，
從
而

提
升
香
港
人
文
質
素
。

教科書電子化
思　旋

思旋
天地

我
經
常
抱

﹁
凡
事
堅
持
﹂
這
態

度
，
因
為
我
知
道
成
功
只
留
給
堅
持
到

底
的
人
。
可
是
最
近
我
對
﹁
堅
持
﹂
起

了
反
思
。

某
天
坐
小
巴
，
坐
在
旁
邊
無
人
的
雙

人
座
椅
，
照
樣
是
低
頭
族
，
忙

回
覆
手
機

的
訊
息
。
第
二
站
，
忽
然
有
人
對

我
呼

喝
：
﹁
呢
兩
個
位
畀
我

坐
，
你
坐
去
前
面

啦
。
﹂
原
來
有
一
婦
人
抱
一
個
拖
一
個
孩
子

站
在
我
前
面
，
一
臉
堅
持
的
。
我
想
如
果
我

見
到
這
情
況
也
會
主
動
讓
座
，
只
是
那
婦
人

實
在
太
無
禮
，
小
孩
子
看
在
眼
裡
會
被
教

壞
。我

站
起
來
正
想
向
她
表
明
，
要
人
家
幫
忙

也
要
講
求
禮
貌
，
誰
知
還
未
開
口
，
已
有
人

上
車
坐
了
司
機
後
面
唯
一
的
位
子
。

登
時
全
車
爆
滿
，
只
多
了
一
位
，
就
是
站

的
我
，
司
機
回
過
頭
來
：
﹁
你

做
乜
亂

晒
籠
？
﹂
剛
上
車
的
乘
客
：
﹁
我
嘟
了
機

架
。
﹂
那
婦
人
根
本
不
理
。
唉
，
我
毅
然
下

車
，
因
為
我
相
信
公
道
自
在
人
心
的
。
可
能
車
站
的
人

龍
會
感
奇
怪
，
怎
麼
車
上
擾
擾
攘
攘
後
竟
有
個
新
鮮
人

走
下
來
，
我
尷
尬
得
面
紅
。
今
次
婦
人
的
堅
持
比
我

強
，
也
教
曉
我
以
後
一
人
乘
車
，
要
坐
單
座
位
。

另
一
次
堅
持
，
居
住
的
屋
苑
廿
多
年
來
從
未
作
外
牆

維
修
，
最
近
開
始
進
行
。
嘩
，
原
來
這
是
多
麼
麻
煩
的

事
，
搭
棚
圍
網
不
是
問
題
，
拆
冷
氣
機
已
慘
，
最
可
憐

他
們
要
在
每
個
窗
戶
，
包
括
露
台
封
上
木
板
，
以
防
沙

石
撞
爆
玻
璃
。
一
時
間
家
裡
如
黑
洞
，
我
抗
議
我
堅
持

不
能
全
封
。
沒
有
冷
氣
還
可
推
開
窗
戶
，
現
在
木
板
封

窗
，
連
那
點
點
的
空
氣
也
沒
有
了
，
怎
辦
？
況
且
如
果

遇
上
火
警
，
也
不
能
求
救
！
我
堅
持
，
特
別
在
我
寫
稿

上
網
的
最
佳
位
置
，
飯
廳
旁
邊
那
個
窗
不
能
封
。

那
天
農
曆
十
六
，
我
如
常
到
瀝
源

參
加
每
月
一
次

長
者
派
麵
活
動
。
事
後
回
到
家
中
，
沙
塵
滾
滾
發
現
飯

廳
一
地
玻
璃
，
那
窗
真
的
擊
碎
了
，
碎
片
插
在
電
腦

旁
，
我
嚇
暈
了
，
也
高
呼
好
彩
，
如
果
平
日
我
必
定
掛

頭
彩
了
。
我
不
得
不
承
認
我
的
堅
持
是
錯
了
，
第
一
時

間
請
他
們
安
裝
玻
璃
外
，
也
要
第
一
時
間
把
木
板
封

上
，
千
萬
不
要
暴
露
出
任
何
窗
戶
。
原
來
經
此
一
役
，

室
內
黑
漆
漆
也
不
是
問
題
，
開
燈
就
是
了
，
更
何
況
安

全
最
重
要
。
哈
，
原
來
一
個
星
期
已
可
拆
板
，
屋
裡
又

一
室
光
明
。

我
終
於
明
白
原
來
堅
持
也
要
有
彈
性
。

對「堅持」的反思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談到牡丹，國人幾乎無人不曉，無人不愛。因
為她雍榮華貴，花大、色艷、形美、香濃，素有
「國色天香」、「花中之王」之美稱，長期以來被
人們當做富貴吉祥、繁榮興旺的象徵。不少文人
雅士都對牡丹吟詩作對，以表讚美之情，如唐朝
文學家劉禹錫的《賞牡丹》：「庭前芍葯妖無
格，池上芙蕖淨少情。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
節動京城。」宋朝詩人王禹稱的《朱紅牡丹》：
「渥丹容貌 霓裙，何事僧軒秖一株。應是吳宮歌
舞罷，西施因醉誤施朱。」都盡情描繪了牡丹之
美，成為千古流傳之名篇。到了清朝，牡丹就已
戴上國花的桂冠。解放後，在國花評選中，牡丹
屢屢領先，雖至今仍未正式法定，但在人們心中
早已視它為花卉中的最愛。
牡丹雖以洛陽、菏澤最享盛名，但最富傳奇色

彩的當選蘇北鹽城便倉的枯枝牡丹，以奇、特、
怪、靈而馳名天下，古典小說《鏡花緣》及明、
清《鹽城縣志》均有記載。從宋末至今，歷經七
百餘年，雖朝代更替、滄桑巨變、戰火摧殘，但
它始終不敗，越發繁榮昌盛，令人嘆為觀止。有
關便倉枯枝牡丹的來源，有眾多傳說，最靠譜的
是南宋末年陝西參知政事卞濟之辭官歸隱，於洛
陽攜回紅、白牡丹二株，歸植於便倉家鄉自家庭
院，以花明志。白擬堅貞之節，紅寓碧血丹心，
示不忘故國，義不仕元也。斯花既承洛陽牡丹一
脈，更持南宋遺民之節，其像人品格，較其祖本
洛陽之花，自勝一籌矣。至今卞氏花園仍存遺
址。

便倉是宋代就有記載的千年古鎮，人傑地靈，
物產華豐，位於鹽城市南郊。距筆者所在地不過
50公里。穀雨前夕，我專程前往，以目睹便倉枯
枝牡丹的芳容。踏步尋訪來到便倉老街北面卞氏
宗祠遺址內的枯枝牡丹園，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座
帶有濃郁蘇州園林風格的建築。原國防部長張愛
萍上將為該園題寫了「枯枝牡丹園」的橫額和
「海水三千丈，牡丹七百年」的楹聯。放眼望去，
園內有山有水，有亭有閣，有花有樹，山水相
連，綠樹成蔭，花香鳥語，亭閣掩映，觀賞景點
多達30多處。其中有探芳、暗香、疊彩、攬秀、
倚霞、聽芳、仙葩、毓秀、齊芳、臨芳、沉香、
凝脂12亭；含芳、扶綠、倚香、勁節、奇葩5軒；
芳茗、群芳2堂；延春、清香2室；還有天香閣、
遠芳榭、留春廊、冠芳館、枯枝牡丹廳、會芳
塢、釣台、假山、白塔、曲橋和迎春芳牌坊。時
值牡丹盛開，400多個品種、4000餘株牡丹差不多
全部綻放，園內四海賓朋如織。在花徑漫步，一
朵朵紅白兩色牡丹，襯 枯枝綠葉，十分惹人喜
愛。紅牡丹，花蕊金黃，花瓣若「千片赤英霞燦
燦，百枝絳焰燈煌煌」；白牡丹，潔白如羊脂美
玉，繁麗而又嫻雅。繁花似景的牡丹，爭奇鬥
艷，千姿百態，有翹首仰望白雲亭亭玉立的，有
頭重欲扶如貴妃醉酒的，還有的似大家閨秀躲在
枝葉間不好意思見人的，真是千姿百態，超凡脫
俗，美不勝收。
徜徉在牡丹園中，眼觀嬌艷的朵朵牡丹，吮吸
陣陣淡雅的清香，我的心也醉了。為了驗證枯

枝牡丹的奇，我摘下其中一枝梗，用打火機點燃
它，頓時便如乾柴一般燃燒，引來眾遊客嘖嘖稱
奇。須知，這不是萬木盡枯的冬天，而是生機勃
勃的春天，生長在這裡的枯枝牡丹葉綠、枝枯、
花艷，其枝梗卻能立馬點燃，怎能不奇？還有令
人稱奇的是這裡的牡丹花瓣能應曆法增減，農曆
閏年十三月，花開十三瓣，平年十二月，花開則
十二瓣。今年是平年，我們看到每朵花開12個花
瓣，而有些遊客曾在閏年賞過此花，都說每朵花
開是13個花瓣。更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裡
的枯枝牡丹頗具靈性。據園主介紹，當年開國大
典、建國十周年大慶、1972年恢復聯合國席位、
十四大、十六大召開等均在嚴冬季節花開二度，
枯枝無葉、唯花獨秀；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逝世時，同年10月30日竟放
白花。也許這是偶然的巧
合，但卻給便倉枯枝牡丹
添上了更加迷人的色彩。
便倉枯枝牡丹解不開的

迷還有很多，最讓人感懷
的是有靈性的枯枝牡丹對
主人的忠貞。據有關史料
記載，元末，卞氏後裔卞
元亨隨張士誠起義，成為
吳王的部將。朱元璋打敗
張士誠後，卞元亨隱退家
鄉便倉牡丹園。朱元璋聞
卞元亨的才名，多次徵
召，但卞元亨一直不肯入
朝。朱元璋一怒之下，將
他發配遼東。臨行前，他
到花園對牡丹曰：「待我
南還花再開。」他走後，
家人大都散去，牡丹也不

再花開。而卞元亨走後的第10年，牡丹突然開
放，這年，卞元亨果然得赦歸來。他百感交集，
寫下了：「丈夫志遠遍天涯，一跨遼東忽到家。
荒徑尚存蒼翠柏，故園尤有牡丹花」的詩句，有
感於牡丹十年相守之情。天下最富貴的牡丹，竟
這麼忠於主人，不離不棄到永遠，真是難能可貴
啊！
「風流當日擅紅顏，天寶承恩獨壓班，塵暗胭

脂零落盡，卻餘花影在人間」。清朝文人孫一致特
意作詩《醉楊妃》稱讚便倉枯枝牡丹的高尚品
質。
便倉牡丹奇特迷人，傳說動人，花香醉人。風

情萬種，韻味十足，卻不失高貴清逸。這真是
「枯枝綠葉迷天下，一度春風一度開。靈性名卉盡
仙胎，誰人見了不喜愛？」

枯枝綠葉迷天下

■迷人的枯枝牡丹，枝枯、花艷。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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